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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源上整章建制，才能进一步消除农村
房屋质量隐患。在《株洲市农村住房质量安全
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选址与审批”一
章中，就有大量内容需要注意。

在铁路沿线建房的，距铁路干线、支线轨道
中心线分别不少于 20 米、15 米；距高速公路、
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用地外缘分别不少于
30米、20米、15米、10米和5米。

新建、翻建住房的，应当依法办理规划许
可、用地审批手续。新建、翻建的农村住房原则
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不超过 3.6 米，其余层
高不超过 3.3 米。架空层层高超过 2.2 米(含)

的按1层计算层次。
建房人应当按照审批要求建房，未经批准，

不得建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建房审批
情况报县市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新建、翻建农村住房 3 层以上(含 3 层)、建
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投资在30万元以上
的，应当纳入基本建设程序管理。原则上城市、
县城规划区内不得新建农村住房。改建、扩建、
修缮住房的，建房人应当报所在地村民委员会，
由村民委员会统一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管理再管理再““加码加码””，，33个文件同步下发个文件同步下发

农农村建房不能再村建房不能再““任性任性””了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楚吴楚

长期以来，房屋建得乱、质量忧，成为诸多农村地区之“痛”。
2017年3月1日，株洲在全省率先立法规范村庄建设：株洲首部地方法《株洲市农村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由此，越来越多

的株洲农民意识到，房子“想怎么建就怎么建”行不通了。众多案例表明，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建房“有新房无新貌”的现象。
然而，改变痼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近年来全国各地爆出的农村房屋安全事故，无疑给“走在前面”的株洲提了个醒。
再强调、再部署。日前，株洲市政府办一并印发《株洲市农村住房质量安全管理办法》《株洲市农村住房建设竣工验收办法》《株洲市

农村住房改扩建管理办法》3个文件。管理“加码”，无非是让农屋住得更安心，这既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性工作，更是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农房用于经营性活动
须进行质量安全鉴定

《管理办法》明确，农村住房拟用作生
产经营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并进
行安全鉴定；有关经营项目须经许可的，应
当按规定办理许可审批。

用作生产经营或出租的住房应当进行
质量安全鉴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将未通过
质量安全鉴定的农村住房擅自用作生产经
营或出租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
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此外，房龄长、超负荷使用、年久失修
的；损坏或者损伤房屋主体结构、承重结构
的；位于自然灾害易发区等存在安全隐患
区域的；长期闲置且无人管理的；改变用途
为经营性用房的五类农村住房，将成为常
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的重点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办法》还明确，建
房人需利用地下空间的，不得超过建房批
准宅基地范围，深度不超过 2.8 米，不得破
坏地下管线功能，不得对相邻的合法建

（构）筑物、附着物造成损害。

改扩建有“五不准”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年，
农屋改扩建渐成风尚。为了管好这一块，

《株洲市农村住房改扩建管理办法》定好规
矩。

实施改扩建住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应当依法办理审
批手续的，按要求办理：已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已办理不动
产登记；原有住房主体未全部拆除；安全鉴
定非C级、D级房屋。

建房人改扩建住房不得改变原承重结
构体系、不得超过原结构承重能力、不得突
破原住房建设规划许可、不得突破原批准
宅基地范围。改扩建后未验收或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使用。

确需改变原承重结构体系或超过原结
构承重能力的，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指导
下，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设计方
案，并严格按设计方案施工。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或委托村民委员
会对予以备案或审批的改扩建住房开展不
少于3次的巡查，并形成巡查记录。

“新翻改扩修”定义须认清

系统管理，首先要明确分类。本次文件中，
即对不同种类的建房施工再次定义。

新建，指建房人确因分户、避灾、迁建等原
因，新申请宅基地新建房屋的建设行为。

翻建，指建房人利用原宅基地，对经专业机
构鉴定为 C 级、D 级的住房进行拆除重建的建
设行为。

改建，指住房因建筑风貌不符合相关规定、
基本使用功能不全等原因，在不改变原承重结
构体系、不超过原结构承重能力、不突破原住房

建设规划许可限制的前提下，建房人对其宅基
地上原有住房进行部分拆除改造的建设行为。

扩建，指建房人在其原批准宅基地范围内，
在现有住房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扩大建筑面
(容) 积的建设行为。

修缮，指在不拆除原有住房、不增加原有住
房高度、不增加原有住房建筑面 (容) 积、不改
变原承重结构体系、不超过原结构承重能力的
前提下，建房人对其宅基地上原有住房内部或
外立面进行修补、加固、装修、装饰等建设行为。

各级各部门职责再明确

多年来，农村建房管理被诟病“九龙治水”，
为改变各自为政的格局，文件对各相关部门组
织职责分工再次做出明确规定。

县市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住
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应当建立健全责任追究
制度，安排必要的经费用于农村住房设计图集
编制、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执法管理等涉及农村
住房安全的相关工作和政府购买服务。

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加强对农村住房
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履行属地政府责任，明
确具体机构依据法律法规授权以及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的委托承担农村住房建设的管理、监督
和服务工作。

村民委员会（含居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
府的指导下，负责村民建房意愿摸底工作，协助
办理建房审批手续、质量巡查、竣工验收、法律法

规政策和安全常识宣传等工作；指导建房人签
订《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责任承诺书》。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导农村住房建设的
规划选址、农用地转用、房屋权属登记等监督管
理服务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农村宅基地监
督管理服务工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农
村住房建设的设计、施工等监督管理服务工作。

各级教育、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和规
划、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
旅游、卫生健康、应急、城管、林业、市场监管、乡
村振兴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负责农村住房质
量安全的相关管理服务工作。

建房人对住房建设的质量安全负总责，承担
主体责任，不得影响周边其他房屋建筑安全，接受
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的质量安全检查和
指导，负责整改检查所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质
量安全问题。设计、施工、材料供应等单位或个
人分别承担相应的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

新建、翻建的农村住房原则上不超过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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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兰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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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仙坐落在桃源洞村新屋组的
后山山崖之上，从小兰农家乐屋后的小
路上可以上去。古老仙是神农谷的神
仙去处，给秀丽的、灵动的神农谷增添
了一份神秘的气息。

通往古老仙的山路原本也是石头
铺砌的子阶古道，一截长一截短地在山
间曲折上升。这是被上山斫柴火的人
们和雨水损毁了，竹林在秋风艳阳间摇
曳轻轻细细的打击乐，极是美妙。有一
棵一人都环抱不了的大枫树鹤立于竹
林之间，枫叶尚且青翠，偶尔一两片叶
子边沿透出一星半点的老红。

爬过竹林间一段斜陡的砂石沟槽，转
折到了山腰的一片平坦的坡地，坡地的前
身是梯田，坡地上栽种着大片的厚朴——
这是十年前退耕还林的成果。厚朴林间，
一群黑山羊在草丛中咀嚼老绿和清凉。
前面有一幢民房，客家人四方六间的两层
结构，泥土构造，黑瓦泥墙，一派古朴幽静
的意味。土屋大门前有一片比房屋还大
的空坪，一道三尺来高的竹篱把房屋和前
坪环抱起来，便成了一个十分农家趣味的
山居小天地。围墙外还有竹篱笆围起来
的一小片菜园，黑山羊们散落在厚朴林
间，也散落在篱墙外面的林间小路上，它
们抬头咩咩的呼叫着，仿佛正在告诫同
伴，有人入侵它们的领地了。

民居篱墙外那间小土屋旁边的指
示牌上，箭头指向房屋后面草丛中的一
条灰色土路，那便是奔向古老仙的路径
了。小路插进一片油茶林，出了油茶
林，小路又重现出石头铺砌的阶梯途径
来，昭示着当年桃源洞村的百姓对古老
仙的神仙们的虔诚和敬仰。

转过一道山梁，横过两三百米深的
山窝，斜斜上扬的山路尽头看得见一座
小房子和一道竹木篱笆——那就是古
老仙么？

一座石墙小房子，大概八九个平方
米，正中开着一道拱门，屋堂里的神龛
上立着一座神像——是观世音。走过

观音庙，往前拐弯不到十米远，一道石墙
簇起一道石门，石门门柱高不到一米，用
方形的、弧形的条石堆砌而成两座方鼓的
形状，有谷箩那么大。又在门柱顶上，用
四块四方条石立起一个缩微凉亭似的镂
空灯台——像宫灯，顶上盖着石凿的顶
盖，顶盖像花轿的轿顶，四角平直，就用那
些三寸厚的石条盖着，上面还装饰着一个
圆帽似的尖顶——这是十分奇特的门柱，
让人一眼就看着欣喜。石门掩映在一支
浓密的椆树的枝叶下面，仿佛是为石门覆
盖了一个十分生态的绿色门楼。

踏阶进入石门。里面一边立着一排
青石碑刻，是捐建者们的“功德铭”；一边
是一道用碗口大的树干横起来的栏杆，
栏杆的三根横卧的杉树之间钉着竖立的
小竹片，这是神庙跟前最简单的防护栏
杆了。栏杆的尽头连着一座石墙小屋，
屋顶的一半紧密地依偎着上面的一块巨
大岩石。小屋不高，三米左右，也不宽，
大概不到三米。石墙上的石块和岩壁的
颜色一样地泛着苍老的青灰色。小石屋
的另一半屋顶则覆盖着黑色的小青瓦，
屋门开在石屋的侧墙上，与前面的石门
十步相望，有一道斜斜的漫着青苔的石
阶把它们连接成一体。屋门的上端是半
圆形的，下端四方垂直，有一米八高，却
很窄，仅容一个人进出。远远地看石屋
里面似乎很昏暗，进入石屋，里面却也有
几分明亮，原来与神像相对临崖而立的
那面石墙上，还开着一个一尺高宽的窗
洞，是专门用来采光通气的。

石屋里供奉着四尊菩萨——古、
李、徐、陈的四位神仙——这就是真正
的古老仙了！神龛上有仙容，有香钵，
有几炷香火的痕迹。远远望去，风光怡
人，环境清幽，云雾飞升，甚至让人感到
一股莫名的仙气。

因为这些神仙自古以来就是老百
姓心愿的具象化身，寄托着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愿景，所以，即使这仙宇窄小偏
远，人们也不吝爬山登岭前来祭拜……

古老仙古老仙
黄建林黄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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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玉梅是姓兰，还是蓝，已经没法知道了。大家都
知道她是个疯了的癫婆。

她大眼睛，身材高挑，扑着红红的胭脂粉，头发一
侧，时常别着一朵野花，身上像是寻常的衣物。她手里
会拎着一个包袱，里面有瓷盆一类就餐的用具和好心
人施舍的食物。她时常从我家门口的文化路，往画眉
桥的方向，晃荡着走过来，走过去。

她的背后照例跟着一些看热闹的人，更多的是小
孩。有时她也会猛地一回头，挤出一个狰狞又夸张的笑
容，把后面跟着的人，吓得四散而逃。然后，她会从包袱
里摸出捡到的烟屁股，点上火，享受地吸着烟，腰肢一扭
一扭地离开。她笑的时候，仔细看，可以看到眼角的皱纹，
不知道是上了年纪，还是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摧残所致。

没有疯癫前，兰玉梅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她很
会唱歌。常有人冲她喊，“兰玉梅，唱首歌来听听，都说
你嗓子好，我不信”。兰玉梅很生气地怼道，“你当我是
咋个人，喊我唱就唱，偏不。”

不一会儿，她却细细地，抑扬顿挫地唱起来。她嗓
子有些嘶哑，唱的似乎是客家山歌一类的调子。

这是常态里的兰玉梅。她的病也会严重发作，表现
出极端的举止。我家附近有个林业基建公司，靠北有栋
两层破楼，好像里面曾经上吊过一个人，时间一长，就被
废弃了。有一次，马路上很多人奔跑着去看热闹，只见
兰玉梅踩在二楼的一个窗台，双手抓住窗的钢筋条，厉
声嚎叫。家长们忙不迭地把自家孩子拖走。窗台上的
兰玉梅，脱光了全身衣服，光溜溜地又喊又叫。

有人说她的疯癫是一种花痴病。街坊都同情她，
众人的施舍，让她长时间游荡在我们那个城郊接合部
的街头巷尾，也很困扰她一发作就脱衣服的尴尬。

但兰玉梅对我而言，很多年都是一个梦魇。那时，我和
我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个房间摊了两张床，我的床正
对着窗户。一个深夜，不知道怎么就惊醒过来，听到那种老
式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不一会，一个人头和一双手的黑
影，浮现在窗户上，似乎还有低回的吃吃的冷笑声，把我吓得
魂飞魄散，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叫两个老人。好久回过神来，
想起别人说过的兰玉梅经常会趴在别人家窗口，拍玻璃门，
捅窗户纸的传闻，我家窗口的那个鬼魂样的黑影，一定是她。

那之后，我持续很多年做着同一个噩梦，梦到窗口
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很久以后一个偶然机会，才听
人详述兰玉梅发精神病的经过。她原来是一个下乡到
农村的知青，因为生得好看，被很多人追求。不知怎么
就被那里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看上了，兰玉梅有自己心
仪的人，不从，结果被强奸，就疯掉了。

听到这个故事时，正值伤痕文学流行，我也看过太
多知青生活的小说，自己脑补出很多细节，甚至曾提笔
写一个以兰玉梅为主角的小说。小说没写出来，自此，
我再也不做那个噩梦了。从离开老家外出求学，我再
也没有听到过那个悲惨女人的消息了。

我往灶坑里添了一根柴

火焰使脸蛋通红，额头发烫
我不停添柴让它燃着
火活着，我们就在

妈妈在做饭，家常菜腾起剧烈的香气
小朵的云在这屋里
保持热血或一种温度

我想一直坐在这儿烧火
火焰舞动，烤着这些腊肉
这样的火焰多美啊
这样的火焰上有一口可爱的大锅

我希望火一直这样燃烧永远不要熄灭
但妈说，菜好了，熄火，吃饭。
我把柴扒出来，用灰捂灭

最后的火，使火熄灭了
再没有同样的一堆火
在我的生活中亮起

不记得哪年了，我在医院遇到一个婴
儿，他真小啊，我惊诧人类中还有这么小的
身躯。他被一个很胖很壮的父亲抱着。那
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端详一位婴儿，他还没
脱离掉天生的感觉，他是一尘不染的。他的
小身躯还不如他父亲的手臂大，我想，啊原
来这就是婴儿。他真小啊，就像大树上一粒
小果子，一件淡蓝色小衣服包裹着他。那是
夏天，他眯着眼睛，有些慵懒，好像要睡过去
了。他父亲看上去很高兴，但仿佛有些粗
心，我真怕他从某个小小的缝隙中漏下去，
怕他粗糙的大手弄伤他白嫩的小手脚。那
孩子太小了，当你拥抱他，指定像抱了一小
团空气，他还不能够充实你的怀抱，我看着
他，想象着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被我抱着会怎
样，我该怎么抱着他才妥帖呢？

后来，我一直很想要认真地抱一抱那
样刚出生的婴儿。后来，我的姑姑生了个
女儿，我们去看她，我感到惶恐和紧张，也有
些兴奋，就像接触一位来自其他星球的小
天使，我从姑姑怀里接过这孩子，她真柔软
啊，像一小团糯米，我小心翼翼地将她抱在
臂弯里，我坐在那儿，有些不知所措。她在
沉睡，在做梦，她有梦么？我想，这就是一个
人啦，就是一个生命，一个故事，谁知道她将
来会不会成为怎样的大人物呢。我脑子里
变得混乱起来，夹杂些敬畏的东西，我抱着

一个命运，一种
或千万种可能。

在她睡觉的
时候某些东西正
到达，就像她门
口的雏菊花、雪
山、针叶树，建筑
中交织的白光，
落日下的沉思，
那些历史、机器
人、植物学、恋爱、高数、大辞典、哲学、物理
……一切都来了，该来的都来了，来到这小
女孩的身边，她要活着并与它们一起，跟一
切一起生存，有些是朋友，而有些必然是敌
人，而她完全不知道她来到了一个世界，这
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复杂。

她会害怕吗？这几乎是几十年后多本
回忆录也写不清的东西了。她要面对生活，
而她现在只要沉睡，她随着睡眠进入时间深
处，也早已进入了我们共同的存在中。总之
没得选了，她已经来到这里，一切已经开始
了，开始了！我望着这小婴儿想起我自己，
但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她现在这样。
或者也有那么一个人抱着我，想着跟我同样
的问题。大家无一例外要想起些东西，因为
婴儿是那么神圣，那么弱小，使人面对自
己，仿佛进入了个人的脆弱的神性时刻。

随
笔

婴儿
章炎青

烧火
罗遇真


